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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豫西北方言在晋语和中原官话研究中均占据着重要位置，深入系统考察

该地区方言变异问题有助于丰富微观方言史的研究成果、推进汉语语言变异理

论的建设。同时，豫西北方言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其变异过程有

助于了解区域历史文化的变迁轨迹。近年来豫西北方言变异受到了学界越来

越多的关注，成为目前河南方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从社会语言

学、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在变韵、入声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研究

成果。然而，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区域内方言调查的基础性语料较为欠缺、方言

变异所受关注不够和研究对象不全面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应重视豫西北各方

言点材料的描写，重视对豫西北方言变异规律的发现和解释，加强对词汇和语

法变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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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楠：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价值、现状与展望

　　豫西北地区大致位于河南省内黄河以北、
京广线以西，是一片形似反“Ｌ”的狭长区域，西
与山西东南部的晋城市、长治市接壤，北与河北

省邯郸市接壤，主要包括安阳、鹤壁 、新乡、焦

作、济源５个省辖市，安阳、新乡、延津、林州、汤
阴、淇县、辉县、卫辉、获嘉、沁阳、孟州、修武、武

陟、温县、博爱１５个县（市）。根据李荣［１］对官

话方言的分区，豫西北地区处于晋语与中原官

话的接触带，绝大多数地区方言点为晋语，个别

方言点属中原官话，该区域方言资源丰富，特色

鲜明。豫西北方言变异属于社会语言学和方言

学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来受到了学

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成为目前河南方言研究

的一个重要部分，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但也存

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在研究视角的选择、

研究对象的拓展等方面需要进行一定的思考和

突破。本文拟梳理有关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

现状与成果，反思问题与不足，据此对未来研究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思考，以期为

推进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乃至河南方言研究提

供参考。

　　一、豫西北方言变异的研究价值

　　在语言研究历史上，曾出现过机械结构主
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偏向。将语言结构系统绝

对化、概念化甚至人格化，将语言与社会和人分

割开来，本质上否定了社会性是语言的根本属

性，混淆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差别，因此难

以揭示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而变异概念将语

言变异和变化问题同语言使用者的行为、认知

和社会性真正联系起来，突破了机械论和先验

论的局限，具有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符合社会

科学发展的新趋势［２］。豫西北方言处于语言接

触的前沿地带，具有悠久的区域历史文化背景

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其一，豫西北方言变异问题在晋语和中原

官话研究中均占据着重要位置，深入系统考察

该地区语言状况与变异事实，对于方言研究和

方言变异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地理

位置上看，豫西北地区是晋语和中原官话的接

触带，东侧、南面为中原官话郑开片、洛嵩片，西

侧为中原官话汾河片，北面为晋语上党片和晋

语区邯新片磁漳小片。从历史上看，明代山西

晋城、长治有大量人口迁徙至林县、汤阴、获嘉、

修武、武陟、孟县等地，使豫西北地区的人口构

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必然影响到该地区方

言的整体面貌。中原官话历史悠久，晋语受地

理因素影响相对封闭、稳定，同时还有普通话的

强势影响，三者之间的相互接触势必对该地区

方言的变异产生直接影响。考察豫西北方言变

异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方言历时演变考察提供新

的视角，为微观方言史研究、方言描写研究提供

新的材料。

其二，考察豫西北方言变异现象的多样性和

规律性，有助于丰富、完善更加适合汉语的变异

理论，对语言变异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所助益。

目前国内的变异理论研究相对薄弱，从最初的

翻译引介到后来基本上全盘沿用，不少个案研

究实质上是使用汉语材料验证国外理论，而在

更为重要的解释工作上缺乏建树，未能体现出

变异对本体研究应有的作用。理论建设需要大

规模的材料，豫西北方言本身的复杂性恰恰能

够为研究变异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类型。例如，

焦作市区话处于晋语的包围之中，本无入声但

古入声字声调却出现规律性异读的现象，这恰

是当前豫西北地区晋语与中原官话接触变异的

一个缩影。同时，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更多立

足于当下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小城市语言生活，

充分利用本地语言资源，适应当地社会需要。

这种基于本土语言实际的研究，既可以扩大变

异研究的辐射面，又能够补充现有变异理论，对

于汉语研究和变异研究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和应用价值。

其三，豫西北方言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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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研究其变异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黄河文

化变迁的轨迹。相较于河南大部分区域的方

言，豫西北方言特点鲜明，具有特有的文化区域

和文化认知，是河南方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豫西北地区古为覃怀之地，历史悠久，文化遗产

丰富。黄河从南面、东面将其包围，故而历史上

曾被称为河内。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

传》中写道：“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

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

也，建国各数百岁。”［３］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了黄河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其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深入研究

豫西北方言是全面了解黄河文化的应有之义，

从词汇、词义演变的角度可以考察黄河文化的

源流。同时，掌握该地区方言变异情况，有助于

了解该地区方言区语言生活状况，从而做出合理

语言规划，服务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二、豫西北方言变异的研究现状

　　将语言变异引入语言研究为认识语言中的
时间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是能将语言

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关联起来的接口。从共

时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变的原因和扩散的过

程，从历时角度可以观察语言演变的方向。基

于不同的研究目标，现有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

究可以分为两类，即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

和历史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４］。

１．社会语言学角度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
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中心问题。陈原［５］曾

提出“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也就没有

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重

点在于考察变异的社会分布和过程机制，但目

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成果数

量不多、研究范围有限，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个别方言点的入声与变韵问题上。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单方言点研究

为主。赵青［６］较早地调查了安阳市区话入声舒

化的现象。劲松等［７］调查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变

异，即没有入声调的焦作城区话古入声字按类

变异的现象，使用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方法发现

了该变异与年龄、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其变异

机制本质上是焦作人在语言学习中发生的逆向

迁移。程敏敏［８］调查了焦作城区话名词变韵在

老中青三代中出现的年龄变异，发现变韵中的

ｏ、ｏｕ类，鼻化类和鼻尾类消变过程明显，其变
异原因与词汇本身的发展变化、方言接触因素

直接相关。这些研究利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

法对变异分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并对其

变异机制进行了解释。但探讨方言词汇和语法

变异的研究非常少。乔全生等［９］研究发现，豫

北晋语在与中原官话接触过程中受到了影响，在

语法方面呈现出过渡性特征，在其调查的２０个
方言点中反复疑问句的原有特征保留得越来越

少。该研究使用田野调查法，从地理语言学的角

度指出了方言语法中的变化，对丰富和拓展豫西

北方言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２．历史语言学角度的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
相较于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历史

语言学角度的变异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方言的历

史演变，即方言演变的结果。２０００年之前，这
一类研究成果所见不多。以贺巍［１０－１１］的研究

为代表，他的一系列研究涉及语音、词汇、语法

多个领域，特别是对音变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

的考察，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对学界产生

了很大影响，成为豫西北方言研究中的典范。

２０００年以后，该类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均呈现出
质的飞跃，集中体现在语音演变与音变的研究

上。其中，最为醒目的，也是最为主要的研究成

果，是出现了一系列以豫北晋语语音历史演变

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和专著，如陈鹏飞［１２］对

豫北晋语的形成做了较为详尽的历时研究，深

入考察了中古入声韵和入声调、阳声韵、知庄章

声母的历时音变和Ｄ变韵、Ｚ变韵问题，并对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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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楠：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价值、现状与展望

源、博爱、林州入声舒化和林州 －ｎ尾的消变进
行了个案分析。陈卫恒［１３］依据方言变音语料，

考察音系与词汇、语法、语用不同层面结构关联

的机制，具体关注了林州的音变现象。史艳

锋［１４］考察了豫北晋语声母、韵母、入声的演变

过程，构拟了Ｚ变韵、儿尾的形成过程，提供了
新乡、林州、孟州等地的语料。支建刚［１５］考察

了豫北晋语共时音系特点，研究了豫北晋语中

入声舒化、知庄章组与部分阴声韵的读音演变

问题，并对儿化韵和子变韵的类型特点进行了

归纳。

在该类研究中，变韵和入声舒化始终是学

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关成果在数量上和质

量上都引人瞩目。赵日新［１６－１７］提出“子变韵很

可能就是儿化韵”，又进一步考察了豫北方言

名词变韵和Ｄ变韵的区别、明清时期河南方言
“儿”和“子”的读音等问题，指出以往所称的 Ｚ
变韵不能排除是儿化韵，提出豫北方言儿化韵

包含了［ｕｏｕ］层、［］层、［］层三个层次。
此外，辛永芬等［１８－２２］依据浚县、林州等不同方

言点材料，探讨其变韵的功能、语音特点和历史

演变；陈鹏飞等［１２，１４－１５，２３］则考察了辉县、林州等

多方言点入声舒化的方式和特点。

词汇语法变异类的研究目前所见并不多。

史艳锋［２４］考察了孟州话中的“厮跟”，指出该词

的最早记录见于元杂剧中，推断其形成时代应

在宋金末年，目前孟州话的用法完整保留了该

词在元、明、清文献中的原有义项。王琳［２５］考

察了安阳话中的助词“也”，指出其来源可能是

古代的语气助词，通过横向分析周边方言“也”

的使用情况，认为语气词的消亡在方言中的表

现并不平衡。

与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密切相关的是豫西

北方言描写研究，它是变异研究的材料基础。

支建刚等［２６－２７］对此进行过详细综述，不再赘

述。晋豫两省在太行山东西两麓形成的既相关

又不同的语言面貌与地理位置、历史人文背景

均密切相关，有学者注意到了豫西北地区的移

民史对方言产生的影响。例如，乔全生等［９，２８］

指出，豫北晋语主要是宋明两代山西地区向河

南境内大量移民形成的，是典型的移民方言，豫

北晋语与山西晋语、中原官话分别在历史源流

和地缘关系上具有紧密联系，方言接解与融合

导致了豫西北晋语呈现出过渡性特征。

综上，目前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主要集中

在语音上，对变韵、入声问题关注较多。这些研

究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上均有突破，是社会语言

学变异研究的重要成果，为河南方言研究提供

了重要参考。

　　三、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不足与

展望

　　１．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不足
目前，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还存在以下不

足之处。

其一，区域内方言调查的基础性语料较为

欠缺。豫西北方言研究历史久远。早在２０世
纪初高本汉［２９］就曾对怀庆（沁阳）方言语音进

行过调查；清末崔鸿达祖孙三代根据温县语音

撰写出《音韵六书指南》，温县档案馆现藏善本

一本。但是，２０世纪以后，除张启焕等［３０］于

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方言普
查外，豫西北大部分方言点的资料是空缺的。

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单方言点的专题研究，且集

中在获嘉、安阳（林州），而黄河沿线的焦作、济

源、武陟、修武等多地基础性研究严重不足，缺

少方言调查语料，这为整体考察豫西北方言变

异情况带来不便，同时也造成一些方言接触的

新鲜案例尚未纳入研究视野。

其二，区域内方言变异所受的关注还不够。

我国的方言变异研究是近三十年来伴随着社会

语言学的发展而兴起的，研究历史并不长，不属

于语言学中的“显学”。在豫西北方言整体研

究并不丰富的背景之下，其与社会语言学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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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的变异研究更显不足。然而，近年来国际语

言学界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融合的趋势凸

显，特别是城市语言话题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

问题，许多方言学研究也增加了社会语言学内

容，游汝杰［３１］较早地注意到这一研究发展方

向，指出社会语言学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

豫西北方言本身蕴含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如能

结合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拓展研究范围和焦

点，必能进一步推动方言学和微观方言史研究。

其三，区域内变异研究的对象还不全面。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语

音变异上，语法变异主要关注了变韵等变音现

象，而句法结构与词汇变异方面的研究非常少。

词汇和语法变异是最富有争议的话题，甚至对

于如何界定词汇变异（变项）和语法变异（变

项）学界目前尚无统一观点［３２］，其研究难度之

大可见一斑。然而方言历时演变的结果告诉我

们，词汇、语法同语音一样都是处于变化之中

的，如何观察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是目前研究

的难点，需要立足方言词汇和语法调查，依据其

特点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２．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展望
鉴于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今后的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

其一，重视豫西北方言各方言点材料的描

写。目前在２０个县（市）中，只有安阳市、安阳
县、林州、获嘉的方言材料是较为全面和丰富

的，而汤阴、鹤壁、淇县、新乡市、新乡县、延津、

辉县、卫辉、焦作、沁阳、孟州、修武、武陟、温县、

博爱、济源１６个县（市）的方言材料均较为匮
乏，有的甚至是空白。张启焕等［３０］对部分单点

方言进行了描写，但囿于当时的条件，一些调查

仍需完善。现在距离当时的调查已经过去了半

个多世纪，这些单点的方言情况可能已经发生

了一些变化，亟待补充完善。对方言点材料的

描写是进行变异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如能开展

区域性的逐点系列调查将对推进该地区方言研

究产生巨大作用。

其二，重视对豫西北方言变异规律的发现

和解释。目前受关注较多的变异现象是中古入

声、Ｄ变韵和Ｚ变韵等问题，这些也是豫西北方
言的重要特点。在这些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将定

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如通过定量统计考

察具体变体的社会分布、系统分布，在此基础上

研究变异起变与传播的过程机制，从而获得对

变异规律的深入认识。目前已有一些以阐释变

异规律为主旨的研究，然而有些研究停滞在社

会分布的调查上，在更为重要的变异机制阐释

上不够深入。此外，各方言点的差异分布本身

就极具价值，如中古阳声韵在各方言点表现不

同，可以至少分出三个类型，而各方言点本身亦

处于变异当中，如能增加横向对比研究和方言

接触影响的视角，则能对演变规律做出更为全

面的解答，显著拓展现有研究的深度。

其三，加大对词汇和语法变异的研究力度。

目前词汇和语法变异研究进展缓慢，原因是多

方面的。首先，词汇和语法变项不容易界定和

量化，存有不少争议；其次，豫西北方言词汇和

语法的调查相较于语音而言，现有成果和资料

较少；再次，方言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义场

层次本身要远远复杂于语音系统。而事实上，

豫西北方言中有不少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特征正

处在变化之中，如表肯定应答的“中”、动补结

构“ＶＰ＋补语＋句末语气词‘篕’”等在不同人
群中是有显著使用差异的，但是其变异的单位、

范围、方式等还不清楚。豫西北方言词汇、语法

中新老派存在哪些差异，哪些方言词变了，哪些

语法项变了，区域内部词汇、语法的比较研究及

其与晋语、中原官话的比较研究等都是值得关

注的问题。词汇和语法变异研究虽然难度大、

挑战大，但其研究价值较大，应加大研究力度。

总体来看，豫西北方言变异研究目前仍较

为薄弱。豫西北方言在晋语研究和河南方言研

究中的成果虽都不算丰硕，但因其处于语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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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前沿地带，具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异现象，

因此变异研究或将成为该区域方言研究的新热

点。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应传承以贺巍为

代表的老一辈语言学家的研究精神与成果，扎

实开展区域基础方言材料的调查和描写；另一

方面应紧跟语言学前沿发展趋势，将定性研究

与定量研究、变异研究与语言接触研究相结合，

深入挖掘新的变异类型，揭示其变异规律。豫

西北方言变异研究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期待更

多的学者投身其中，为繁荣豫西北方言研究、社

会语言学发展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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